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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托克前旗别样“红”
本报记者丁铭、魏婧宇

　　鄂托克前旗是一个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
端的旗县，南接原陕甘宁边区。红军长征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建了内蒙古地区第一个根
据地；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这里建立了
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城川民族学院；八路
军战士在这里为老百姓挖井，秘密交通员在这
里潜伏传递情报……重重红色印记，使鄂托克
前旗在内蒙古红色纪念地中显得别样“红”。

内蒙古最早的红色根据地

　　在蒙陕宁三省区交界处的内蒙古鄂尔多斯
市鄂托克前旗，有一个叫三段地的地方。
　　绿柳扶风、白杨挺立，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
的三段地，金黄与碧绿交织，在大地上勾勒出美
丽的图卷。但这里最耀眼的颜色，却是象征着革
命星火的红色。
　　据鄂托克前旗城川红色培训教育中心主任
薛照幸介绍，三段地建立了中央红军在内蒙古
地区最早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民
族和统战工作的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
门户和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地位极其重要。
　　 1935 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高举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先后发动东征和西
征战役，开辟新苏区，进入内蒙古地区，力求找
到通向苏联的通道。
　　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
时曾说，内蒙古“是汉人和蒙人合居的地方，我
们一定要把日本从那里赶出去，帮助内蒙古建
立一个自治的政府”。
　　 1936 年，红军发布了帮助蒙、回人民建立
政权的布告。同年 5 月，红军开始西征，成功解
放定边、盐池等地，并在今天的定边成立了中共
中央蒙古工作委员会。
　　随着定边、盐池等地的解放，鄂托克旗境内
的苟池、鄂包池、北大池等地也随之解放。1936
年 7 月 13 日，中共中央蒙古工作委员会带领中
国工农红军蒙古骑兵游击队进入三段地，将三
段地开辟为党在内蒙古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中共蒙古工委的委员都曾在三段地工作
过，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就是其中一位，他当时
担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
长，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人。
　　 1936 年 10 月，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派
金生华、慕生发、白布华赴三段地，成立蒙民招待
所。这个蒙民招待所就是最初的三段地工委。随
后，在三段地蒙民招待所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
鄂托克工委，走出了周仁山、天宝、高增培、李森
等多位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民族工作的栋梁。
　　中共鄂托克工委成立后，三段地苏维埃政
府，下设马场井、召皇口子等 5 个区苏维埃政
府和贫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至此，三段
地有了党组织、有了群众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
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根据地。
　　三段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打开了党联系蒙
古族群众的窗口，扩大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影响，
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蒙民统战工作的前沿阵地。
　　抗日战争时期，三段地根据地领导和团结
蒙汉军民积极抗日，粉碎了日军进攻陕甘宁边
区的阴谋，守住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筑牢了陕
甘宁边区的北部防线。
　　其中最著名的是炸毁阿拉庙机场。1937 年
10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归绥、包头，随后西渡黄
河，侵占达拉特旗、准格尔旗等沿河地区。同年
12 月，日本特务机关驻包头机关长内田勇四郎
带领 100 多名士兵，乘 3 辆汽车到达鄂托克旗
阿拉庙，修建临时机场，妄图侵犯陕甘宁边区。
　　中共鄂托克工委获悉日军修建机场的消
息后，及时向中共三边地委进行汇报。叶剑英向
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何应钦，转呈
了朱德、彭德怀请求平毁机场的电报。在得到上
级的命令后，八路军和友军派部队平毁了机场。
　　三段地军民还积极支援抗战前线，提出

“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马的出马”，先后
向前方支援优质军马 92 匹、枪械 45 支、粮食
52 万斤，鞋袜等物资数以万计。特别是来自鄂
托克旗拉运食盐的牛车队和骆驼队，把军民共
同开采的食盐运往边区，解决了边区当时吃盐
的困难。
　　历史的硝烟早已远去。如今，三段地已建
起革命历史纪念馆，分为纪念馆、三段地工委
旧址、剧场旧址、公盛西商号旧址、地下工作旧
址 5 大区块。纪念馆通过大量历史照片、文物，
集中展现三段地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史。

吃水不忘王将军

　　城川镇地处蒙陕宁交界处，是内蒙古鄂托
克前旗的“南大门”，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在内蒙
古地区开辟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王震井
纪念园就坐落于城川镇黄海则村。
　　走进王震井纪念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口
老井，这就是王震井旧址，身临其境方能真切感
受到“饮水思源不忘本，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
神，纪念园中还分布有纪念展馆、大生产场景复
原、部队军营旧址复原等区块，集中展示边区军
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城川革命斗争的历史事迹。
　　据纪念园讲解员介绍，城川距离延安不远，
是陕甘宁边区的北边门户，解放城川对保卫陕
甘宁边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41 年 10 月，国民党蓄意将在桃力民一
带的何文鼎 26 师换防到柠条梁，加强国民党
军队在陕甘宁边区的防卫，这实质上是对共产
党的挑衅。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围攻阴谋，党中央指令
王震调集 359 旅三个团、358 旅一个团、警备
一团、靖边保安二团和骑兵团组成临时部队，由
王震任总指挥、贺晋年任副总指挥，于 11 月 11
日傍晚发起了城川解放战。战士们只用了两个
小时，就攻下了城川寨子和新寨子的几个重要
战略点，城川解放了。
　　八路军驻防在城川周边地区，一边保卫战
役成果，一边屯垦开荒，发展生产建设边区。
1944 年，战士们来到黄海则梁，为了解决当地
老百姓用水难，开凿出一眼泉水丰沛的甜水井。
老百姓把这眼井亲切地称为“王震井”。
　　王震井的开凿还为部队在这里发展大生产
提供了重要保障。战士们经过两年多的奋战，将
城川变成了“粮食堆满仓，猪牛羊肥壮”的“城川
农牧场”。
　　 1987 年，鄂托克前旗为弘扬革命精神，为
王震井修缮竖立了井碑。

王府里的“红色特工”

　　位于中俄边界的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
站，是中国著名红色遗址之一。而远在 2000 多
公里之外的鄂托克前旗，也有一处红色遗址，这
便是城川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
　　在鄂托克前旗城川镇伊克柴达木嘎查，有
一座青砖砌成的小四合院，外表看上去低调又
朴素，但却记录着波诡云谲的革命战争年代的
地下交通工作，这就是城川红色国际秘密交通
站陈列馆，馆中集中展示国际交通线和以杨宝
山为代表的老一辈机要交通员为党的事业出生
入死的事迹。
　　杨宝山是蒙古族，原名孟克敖其尔，1915
年出生于原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珠和的一个普通
牧户家庭。杨宝山的儿子杨·僧格尔介绍说：“父
亲家祖上为西官府诺颜世袭家奴。15 岁时，他
被迫到西官府当差。”
　　“西官府是鄂托克旗西协理办公居住的地
方。”杨·僧格尔说，在西官府，父亲受尽苦难，他
多次逃离西官府，均以失败告终。“西官府的生活

使他深刻体会到穷苦老百姓的悲惨命运，他意识
到这样下去是没有出路的，可是出路在何方？”
　　 1936 年，西征红军解放鄂托克旗西南部，
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号召民众团结抗日，一
致对外。在党的政策感召下，1937 年 4 月，孟
克敖其尔只身来到定边县，参加了红军。时任中
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赵通儒安排他
进入培训班学习，并为他取了汉名叫杨宝山。
　　 1937 年 7 月，杨宝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 年 3 月，应中共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的要
求，杨宝山被中央派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开展民族统战工作，并于 1939 年 5 月受命到
凉城县蛮汉山，担任绥东工委委员兼凉城县委
委员和区委书记。
　　 1940 年秋，杨宝山奉命到中央组织部报
到，被任命为国际交通员，负责完成延安—大青
山—乌兰巴托国际交通线当中大青山—乌兰巴
托路段的情报传递任务。
　　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对他说，你
的任务非常艰巨和危险，通过的是敌占区，要求
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将所带文件落入
敌人之手。他将一把手枪交给了杨宝山，意味深
长地说：“这支枪不是打敌人的。”在无法安全护
送文件的情况下，这支枪中的最后一颗子弹是
留给自己的。
　　大青山通往乌兰巴托的通道途经四子王旗
草原和达茂旗，那里环境本就恶劣，还是日伪占
领区，但杨宝山和战友们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党
组织布置的三次重要任务。
　　杨宝山第一次完成任务便经历了常人难以
想象的困难。那是一个夏日的早晨，杨宝山和两
位战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突然发现了马群，
有丰富经验的他断定，这不是牧民的马群，而是
在严格管束下的一群军马。
　　果然，放马的日本兵进入他们视线，杨宝山
意识到，跑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三人立即趴在草
丛中，将蒙古袍拆开取出文件，把火柴拿在手中，
并掏出手枪将子弹上膛，同时做出决定：如果被
敌人发现，就烧毁文件再向自己开枪。
　　然而，几个日本兵并没有向前移动，而是坐
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喝起了酒，唱起了歌，折腾
了 10 多个小时才离去。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去
了，隐藏在草原低洼烂泥滩里的杨宝山三人再
次出发，昼夜兼程以最快速度，将文件送到乌兰
巴托苏军上校切尔诺夫手里。
　　第一次任务完成后来不及休整，8 月，三人
小组又开启了第二次赴乌兰巴托之行。进入四子
王旗后，大雨连着下了一天两夜。天气虽然恶劣，
但反而有利于隐蔽前行，于是三人鞍不离马、人
不离鞍，连续走了一天两夜，顺利完成任务。
　　第三次执行任务是 1941 年 10 月，这次任务
不同于前两次护送文件，而是要护送原红四方面
军的同志和留学生共 18 人由乌兰巴托回国。考
虑到同时护送 18 人太危险，他们决定分批护送，
开国上将李天佑就在他们护送的第一批人中。
　　 1944 年，大青山—乌兰巴托国际交通线暴
露，中央机要交通局决定开辟一条新的国际交
通线，最终确定为延安—鄂托克旗—磴口—西
公旗—乌兰巴托，并在鄂托克旗建立秘密交
通站。

　　组织考虑到杨宝山既有秘密交通员的工作
经验，又是鄂托克旗人，于是派他回到家乡西官
府潜伏。杨宝山回到西官府给王爷认罪，还交了
罚银，获得王爷信任，不久成了西官府的管家。
　　潜伏期间，鄂托克旗围绕旗大印，上演了一
场夺印与护印的斗争，夺印一方是王爷四子杨
森扎布，背后有国民党撑腰；护印一方是协理旺
楚格斯仁（包文秀），暗中有共产党支持。在这场
战斗中，杨宝山既没有暴露身份，又在暗中提供
信息、出谋划策，巧妙地帮助护印一方，为稳定
当时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宝山在家乡潜伏了 5 年。1949 年 9 月 7
日鄂托克旗解放，临时人民自治政府成立。中央
指示杨宝山，潜伏任务已结束，可以公开身份。
　　杨·僧格尔说，我父亲公开身份后不久，李
富春希望他能到北京工作，但父亲婉言谢绝了，
他说要回到家乡工作，想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
己的绵薄之力。
　　后来，杨宝山先后任中共鄂托克旗旗委委
员兼保卫科长、公安局局长、伊克昭盟自治区人
民政府委员、鄂托克旗人民政府副旗长等职务，
不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动，他始终不忘初心，奋战
在革命和生产的第一线。

  第一所培训少数民族干部的高

等学府

　　在城川镇，还有一处红色纪念馆——— 延安
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
　　据鄂托克前旗政协副主席于国强介绍，当
时因为城川是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
建立的唯一的蒙民自治区，对民族干部培养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1945 年 3 月，为了贴近少数
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中共中央西北局
决定，将在定边的三边公学迁址到城川继续办
学，称为“城川民族学院”。
　　“城川民族学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抗战
时期建立的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院校。”于
国强说，这里是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重要
研究基地，在延安时期，这里还是民族区域自治
的试验区和民族干部的培养实践地。
　　城川民族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
民族干部，投身于各少数民族解放的伟大事
业，他们为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
区的建立、为全国少数民族的解放和中国革命
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为了传承红色革命历史，继承和弘
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精神，鄂托克前旗按照
建设“面向全国的民族干部培训教育基地”和

“西部一流的党性培训教育基地”的定位，以延
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为核心，构建起了“1+
6”红色教育基地布局。
　　据薛照幸介绍，“1 ”是以延安民族学院城
川纪念馆和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为核心，集中开
展干部培训教育；“6”是城川民族干部学院的
6 个现场教学点，即：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
王震井纪念园、阳早寒春三边牧场陈列馆、城川
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陈列馆、马良诚顾寿山烈
士纪念陵园、滴哨沟战场纪念园。

　　（上接 1 版）沿着这条古道，走来了
云南丽江的纳西族男子和鉴。1921 年，
他随马帮经商到此，与藏族姑娘思达结
为夫妻，定居在太昭，繁衍生息。
　　和鉴的女儿、67 岁的太昭村村民阿
牛说，父亲当年带领一家老小开垦荒地
种植萝卜、土豆和大白菜等，把种子分给
邻里，教授蔬菜种植技术，解放后还当了
生产队长。
　　和鉴老人于 1977 年去世，安葬在
太昭。
　　比和鉴更早来到太昭的，还有扎西
旺扎的外公。“外公是从北京来的，汉族。
最遗憾的是不知道他的名字。”扎西旺扎
老人身板硬朗，是太昭村的“活字典”，

“外公到这里做生意，亏本后连回去的路
费都没了，就留了下来。”
　　村民觉阿罗布的爷爷梁宝天是重庆
人，于 1921 年前后来到太昭经商，并在
此成家立业，育有 3 个子女。
　　在 49 岁的觉阿罗布眼里，爷爷高
个子、长胡须、喜欢穿中式长衫。村里的
孩子们经常坐在他怀里，扯胡子玩。
　　“爷爷负责照料关帝庙，也给村民代
写书信。刚来太昭的时候，他还卖过茶叶
和冰糖。”觉阿罗布说，爷爷到这里后就
没有回过重庆。
　　西藏和平解放后，一队队解放军战
士从这里走过。“父亲帮解放军翻译，做
向导。”阿牛说，战士们帮村民修路架桥、
免费治病。
　　岁月如梭。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由
太昭村串联起的这条古道，早已发展成
为国道、高等级公路，天上有航线，地面
有铁路。
　　今年 46 岁的山进祥祖籍甘肃临
夏，2004 年随工程队到太昭村修桥，结
识了美丽善良的藏族姑娘其美，喜结连
理。从此，山进祥成为太昭村的一员，一
家人和和美美，安稳而幸福。
　　古道的艰险，成了书上的记载、老人
的记忆。而一起留在这里的，是爱情、亲
情、家国情。

一家亲：守望美好生活

　　穿行在太昭古村，我们挨家走访汉
族、纳西族后人，听他们讲述家族 的
往事。
　　 1951 年，解放军先遣部队驻扎太
昭，和鉴腾出房子让解放军住，还为解
放军官兵做鞋子、补子弹袋。1959 年
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叛乱分
子把和鉴绑起来，严刑拷打。在全体村
民捧着哈达苦苦哀求后，叛乱分子把
和鉴捆作一团从二楼推下，将其摔成
重伤。
　　扎西旺扎记得，他外婆叫桂花，汉语
说得好。18 军参谋长王其梅率队驻扎这
里的时候，外婆给王其梅送过鸡蛋，帮解
放军当翻译。参谋长问她汉语为什么这
么好？她说老公是汉族。
　　从此，听党话、跟党走成了太昭人不
变的信念。
　　阿牛记得，小时候各家的房子又黑
又小，人多、地少，孩子们总是喜欢到他
们家里，父亲总是煮土豆分给大家吃。
　　日子再难，和鉴一直教导孩子们要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阿牛说：“父亲还
领养过 3 个孤儿，有两人长大后当了解
放军，父亲告诉他们到了部队，要‘下定
决心，不怕牺牲’。”
　　阿牛的丈夫群培与和鉴生活了一年
多。记忆中，老丈人去世前一直念叨的是
如何发展生产，告诫他们“自己有，别人
没有，就跟自己什么也没有一样难受”。
　　群培曾担任村干部 16 年，带领村
民立电杆拉电线、改木板房顶、建桥、为
困难家庭盖房等，为村庄整体脱贫奠定
了坚实基础。
　　 2015 年，他的儿子洛桑次成接过
了接力棒，担任村委会主任。洛桑次成
和其他村干部一起带领群众组织农牧
民氆氇加工合作社、旅游合作社，建起
停车场等，当年接待游客 54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90 万元，带动群众户均
增 收 7 4 8 0 元 ，村 民 的 生 活 更 加 殷
实了。
　　各民族间团结互助的手足情以及血
浓于水的亲情，成为太昭人最温暖的
记忆。
　　觉阿罗布说，爷爷去世时是按照汉
族习俗安葬的。逢年过节，村里有不少
人，都会准备好香、烟、酒等物品，一起到
墓地祭奠。
　　觉阿罗布的父亲果果阿牛，生前曾
多次告诫自己的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搞
好民族团结，将来有机会到重庆去寻祖
认亲。”
　　而在山进祥看来，太昭村的人都
很善良，“从不欺负我这个外地人，给
我上了户口，欣然接纳了我”。山进祥
外出打工、采挖虫草、盖房抹墙打 地
坪，勤俭持家，村民很喜欢这个外来的
女婿。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奔腾不息的
尼洋河作证，一代代太昭人用心守望
的“民族团结之树”，栉风沐雨，蔚然
成林。
    新华社拉萨 8 月 12 日电

长江大桥赋
陈锐军

　　滚滚长江，浩浩汤汤。汇涓滴，出高峡，破
万山，汇入汪洋；润华夏，泽黎庶，融寰球，雄震
八方。百舸争流兮击风搏浪，命运与共兮惠及
万邦。
　　长江天堑兮望洋兴叹，横隔险峻兮通途向
往。裂石断岩，洪水泛滥成灾；风猛涛急，两岸
交流不畅。仁人志士，久怀天桥飞架宏愿；国家

势弱，难遂济世惠民梦想。
　　东方既白现红日，历史有情辞旧章。新中
国建立，人民当家做主；共产党执政，筹谋兴邦
主张。举国之力，首建武汉长江大桥；京广神
脉，雄立荆楚三镇三江。科技开道，建工程于激
流峭壁；精密施工，缚苍龙于惊涛沧浪。天堑变
通途，千年梦想终实现；江上创奇迹，一代英豪
敢担当。烟雨莽苍苍，百万舰船横渡；龟蛇锁大
江，九省通衢名扬。
　　继之建南京长江大桥，看英雄劲旅红旗烂
漫，纵千军万马意气高昂。聚英才攻坚克难，呕
心沥血，殚精竭虑；汇巧匠多快好省，风餐露宿，
鏖战疆场。破迷信突封锁，争气桥飞架南北；集
智慧勇创新，中国人挺直脊梁。车水马龙上能
行，万吨巨轮下可航。千秋骇浪，淘尽轻棹竹

筏，连通京沪大动脉；万古长虹，勃发浩然正气，
辉映碧水彩霞妆。
　　中华民族跻身世界雄强，壮阔东方激荡改
革开放。雨后春笋，长江两岸若巨龙腾飞；日新
月异，桥涵隧道赛春潮涌涨。千江激水，白桥相
望。公路桥公铁桥人行桥，功能齐备；铁路桥公
轨桥管道桥，惠深利广。梁桥斜拉桥，若天衢飞
跃银汉；拱桥悬索桥，似霓虹高悬穹苍。白沙洲
天兴洲鹦鹉洲，碧玉环竞相媲美；朝天门鹅公岩
大胜关，苍龙背美名弘彰。溯江俯瞰，百余座大
桥如玉带缠腰；仰首眺望，千万条钢索似天际
霓裳。
　　壮哉擎天巨柱，钢筋水泥承载历史重托；
美哉钢索斜拉，成城众志创造美好希望。长
江流域开发，黄金水道纷呈异彩；生态文明建

设，经济走廊鸟语花香。登临斯地，尽览两岸
风色；闭目遐思，梦枕一江沧桑。璀璨华灯，
似银河溅落九天，展轩昂富丽；心旷神怡，燃
青春豪放激情，赋凌云诗章。扶老携幼，眺望
蜿蜒长龙，咏叹大江东去；挈霓将虹，信步引
桥圃苑，饱赏无限风光。回首峥嵘岁月，开创
前无古人宏业；展望复兴未来，再铸中华民族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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